
“农民工这个称号值得所有中国人乃至全世界尊
重。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这是中
国人民奋斗出来的， 是广大农民工起早贪黑、 千辛万
苦干出来的！” 前不久， 李克强总理考察江苏南通罗
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时这样说道。

所谓农民工， 是指身在城市从事非农业工作的农
业户口的工人。 曾经， 农民工这个称号有着些许的歧
视意味。 而如今， 农民工的地位作用得到了肯定， 有
的农民工成为全国劳动模范， 有的成为工会主席， 还
有一部分优秀的农民工参与到了全国两会等高层次议
政场所。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 ， 在 “中国速度 ” 、
“中国制造”、 “中国建设” 的背后， 浸透着农民工的
辛勤和汗水。 他们虽然朴实无华， 却用满满的正能量
带来了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 。 不仅如此 ， 在网络时
代， 无论是信息化还是智能化， 都因为农民工的及时
跟进而缩短时空。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 第十一届、 第十二
届全国政协委员， 曾任中国农林水利气象工会主席、
工人日报社总编辑的盛明富， 不仅见证了这40年来农
民工的迁徙， 还用文字记录下来， 并最终成书。

“农民工是改革的直接推动者， 是中国制造的中
坚力量， 是中国创造的底座力量。 改革开放的40年是
中国农民工群体产生、 发展和融入的40年， 也是农民
工迁徙的40年。” 在盛明富看来， 改革开放40周年之
际， 重新审视中国农民工迁徙历程和演变规律， 既是
新闻工作者的责任， 又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对
历史的责任， 对中国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全局性
的指导意义。

“记者的职业让我近距离接
触农民工”

1978年， 安徽省小岗村的18名农民在饥饿的逼迫
下偷偷签署了大包干协议， 开始以私人方式开发种植
土地， 点燃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导火索。 1982年， 刚刚
大学毕业的盛明富被分配到工人日报社做机动记者，
此时， 农村改革已经遍及全国， 农民工的大潮刚刚兴
起。

“你不用刻意去采访， 他们都在你眼前晃， 回避
不了的。” 盛明富回忆说， 虽然工人日报的主要报道
对象是城市职工， 但街面上修鞋的、 弹棉花的、 修车
的， 他们都是进城务工的农民。

北京的月坛公园、 地坛公园、 沈阳市的鲁园、 安

徽省阜阳等地的劳务市场， 都留下了盛明富采访的足
迹。 到大城市打工的农民习惯性地聚集在这些劳务市
场里， 多的时候七八百人至千人， 少的时候也有200
人左右。

他们或蹲或站， 前面都放着纸片， 上面写着 “钟
点工”、 “木工”、 “保姆” 等自己能够从事的工种。
有点手艺的木工、 泥瓦工等很快就能被雇主领走， 没
什么技术的人甚至要一两个星期才能找到活儿干， 这
些人绝大多数从事的是杂工、 保姆等卖力气的活儿。

“他们成为改革开放之后 ， 真正意义上的农民
工， 在改变自身生活方式和劳动方式的同时， 也在改
变历史。” 盛明富回忆说， 当时， 最早与城市联系在
一起的农民工是 “修鞋族 ”、 “缝衣族 ”、 “弹棉花
族”、 “保姆族” 和 “卖菜族”。

盛明富认为， 城市居民的生活需要和生活方式的
转变给农民进城带来了巨大的拉力， 农业劳动生产率

的提高和对改善生活的向往， 为农民进城提供了巨大
的推力， 粮油统一派购制度的取消给农民进城提供了
生活基础， 三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使农村中掌握一
些技能的能工巧匠硬生生地把城市的大门挤出 “一道
缝” 来。

发端于安徽的 “保姆族 ” 主要是在贫困的压力
下， 由老乡关系而逐渐形成的。 乡里的农村女劳动力
农忙时干农活儿， 农闲时则无所事事。 而城里一些当
干部的老乡或双职工则因工作而无法顾及家庭， 双方
互有需求。 于是 ， 同事介绍给同事 ， 老乡介绍给老
乡， 保姆一族的规模越来越大。

妇女从安徽农村进城， 他们的家属和亲戚就跟着
一起进城卖菜， 无处落脚， 很多就栖居在街头巷尾的
公共厕所里。 在盛明富看来， 虽然与都市文明不太协
调， 但这种都市文明所离不开的 “寄生现象”， 就像
猛兽身上寄生的小动物一样， 本身就是保持肌体健康
的重要环节。

“这些农民工虽然衣衫不整、 高声大嗓、 体现不
出文明， 但是他们身上始终保持着农民吃苦耐劳、 任
劳任怨的精神。” 新闻记者的职业， 让盛明富得以近
距离地接触农民工， 并和农民工结下了不解的情缘。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 农民工最早踏入城市。 他
们比城市的职工更能吃苦耐劳， 比农村的农民观念上
更超前、 更敢闯。 虽然他们在城市里举目无亲， 凭着
一把力气， 卷着铺盖卷就进城了。 “他们是孤独的奋
斗者， 是漂泊的奋斗者。” 盛明富这样总结说。

“我把反映农民工的急迫诉
求当成自己的使命”

盛明富在工人日报社先后担任了机动记者、 记者
部主任、 总编辑助理、 副总编辑， 并在1999年走上总
编辑的岗位。 2000年， 他获得了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
殊津贴， 他还是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

在新闻报道的过程中， 他持续的关注着农民工群
体， 然而， 他们的不解之缘并不止于此。 随后， 他又
担任了中国农林水利气象工会主席、 第十一届、 第十
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作为第一产业的工会主席， 他在
全国范围内开展调研， 了解基层职工的需求， 并将这
些做成提案， 带上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

在2008年到2018年， 做全国政协委员的十年间，
盛明富多次就困难群体权益保护的问题进行提案， 其
中涉及到的基层职工大多为农民工。

到云南的黎明农场调研时， 盛明富看到农场职工

的住房还是上世纪60年代盖的， 家里除了一张床和一
辆自行车外， 家徒四壁。 “那时是2008年， 我们从北
京这样的大城市过去， 都不敢相信现实， 这部分群体
必须引起政府与工会的关注。”

盛明富告诉记者， 农垦职工曾经在我们国家经济
建设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对稳定边疆、 发展边疆起了
很大作用。 但随后的这些年， 发展相对比较慢， 包括
医疗保险、 养老保险等政策都没能覆盖到农垦职工身
上。

2008年两会期间， 盛明富专门有一份提案， 要求
关注农垦职工的医疗保险。 第二年， 针对他的提案，
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给予了答复， 黑龙江、 新疆兵团
等地开始着手解决这些人的医疗保险问题， 把党和政
府的关心落到了农垦职工身上。

让分布在高山、 荒漠、 高原的700多个艰苦气象
台站的职工， 尽早改善工作生活条件， 更加体面地劳
动， 也是盛明富一直关心的问题。 围绕如何解决基层
职工的生产生活问题 ， 盛明富曾先后写过六七份提
案。

不仅以政协委员的身份提案， 作为中国农林水利
气象工会主席， 他号召工会系统通过 “职工书屋” 项
目， 向全国的艰苦行业和地区捐赠图书， 以改善那里
农民工兄弟的精神文化生活。

“工会主席的使命就是要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工作
大局、 服务职工群众 。 在第一产业 ， 基层最需要维
护、 最需要服务和关注的群体就是农民工群体。 反映
他们的酸甜苦辣、 所思所想， 就是我的使命。” 盛明
富神情严肃地说道。

“带着知识分子的良知， 书
写农民工迁徙的历史”

盛明富从事新闻工作的24年， 正是中国农民工从
形成到发展的阶段。 他目睹了农民工迁徙的艰难、 与
资本大鳄博弈的惨烈后， 开始试着用文字记录下农民
工迁徙的脚步。 后来， 由于工作岗位的变化， 写作计
划一度中止。

在中国农林水利工会工作的12年间， 他的所见所
闻、 所感所思都与农民工密切相关。 对他们的酸甜苦
辣、 喜怒哀乐了解的越多 ， 盛明富内心冲动感便越
强。 为了迎接改革开放40周年， 他快马加鞭， 夜以继
日， 加快创作步伐。 终于在今年7月， 约50万字的专
著 《中国农民工40年 （1978—2018）》 由中国工人出
版社正式出版。

这本书的内容分为大潮涌起、 “双潮” 叠加、 前
赴后继、 走向融合四个篇章。 盛明富说， 中国农民工
群体从产生、 发展到融入的历史， 就是中国改革开放
和走向现代化的历史， 就是新体制、 新法规、 新政策
不断建立和完善的历史， 就是人不断解放和全面发展
的历史， 就是中国从站起来 、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
史。 提及这本书的创作初衷， 盛明富提起了自己另一
层很深的农民工情结。 盛明富的老家安徽舒城属于中
部地区， 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与他同村的两个同龄人
有一个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外出打工， 至今60多岁了仍
在城乡之间不断地奔波； 另一个一直在农村做农活，
家庭条件也相对更差一些。 盛明富的侄子、 侄女、 外
甥、 外甥女也都曾加入了打工者的行列。 每年春节，
这些老老少少回家过年时， 盛明富都能听到他们讲述
打工的故事， 诉说迁徙的艰辛， 感受他们跋涉的汗水
和泪水。

“无论你干什么， 无论你离家有多远， 这种情结
都深入骨髓 ， 挥之不去 。 正是这种情结 ， 给了我勇
气， 让我带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 去书写他们迁徙
的历史。” 在这本书的后记中， 他这样写道。

在盛明富看来， 一部农民工迁徙的历史就是当代
中国的改革开放史和社会发展史 。 这本书以时间为
脉、 以重大事件为珠， 以公开见报的事实为依据， 通
过见闻、 见证与思考， 把农民工与资本博弈、 与旧体
制抗争和与新体制建立互动的重要事件节点相串， 反
映农民工迁徙的历史进程。

由于农民工的迁徙仍在进行中， 因此， 书中还对
有关问题的解决和政策举措的落实给出了意见和建
议， 意在推动这一举世瞩目的 “迁徙工程” 能够完美
“收官”。

“写这本书的目的在于对过去已发生的各类迁徙
事件进行梳理和反思， 让今天的人们和后来者看清中
国农民工大迁徙的轨迹， 以史为鉴， 昭示未来。” 盛
明富预测， 再过若干年， 中国的农民工将完成迁徙的
使命， 社会舞台上也不会再有农民工这个特殊的群
体。 但是， 只要有城乡差别和区域发展不平衡， 社会
流动就不会停止； 只要有社会流动， 就会有旧有秩序
的打破和新秩序的建立， 就会有矛盾和摩擦。

对此， 盛明富从社会学的角度上分析， 社会流动
往往是社会前进的动力。 然而， 如果不能及时而有效
地化解由社会流动引发的矛盾和问题， 社会流动又可
能会因矛盾激化而导致社会震荡， 阻碍社会前进的步
伐。 “倘若能从过去的事件中汲取经验教训， 扬长避
短少走弯路， 则是民众之幸、 社会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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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刘刘欣欣欣欣

盛盛明明富富：：我我与与中中国国农农民民工工有有不不解解情情缘缘

他曾是 《工人日报》 的记者， 从上个世纪80年代
中国出现农民工现象后， 他就开始贴身采访； 后来他
成为 《工人日报》 的总编辑， 他将农民工群体与中国
工人阶级的整体发展深刻联系起来， 一直深入思考农
民工群体的前途和命运； 他担任了12年的中国农林水
利气象工会主席， 同时还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他将反
映基层农民工的辛酸苦辣作为自己的职责， 推动多项
关怀农民工群体的国家政策出台； 他出身安徽农村，
很早就与农民工打交道， 他作为知识分子， 40年来一
直将记录与探究中国农民工的迁徙历程作为己任， 并
写下近 50万字的专著 《中国农民工 40年 》 ；
“历史变局里的阶层迁徙， 改革进程中的国家
力量” ———他对中国农民工群体做出的
具有历史性的高度评价， 足以说明他对
农民工兄弟的深厚感情， 他就是范长江
新闻奖获得者、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
会长、 中国农林水利气象工会原主席盛
明富先生———

劳动午报： 在您看来， 新时代的农民工与传统
的农民工有何不同？

盛明富： 从第一代农民工， 到现在的第二代农
民工， 不久之后还会有第三代农民工， 这是一个发
展的概念。 相对于传统农民工， 新时代的农民工有
自身的特点， 例如， 文化素质要高于老一代农民
工， 方方面面的生活条件也优于老一代农民工。

老一代的农民工进城打工的目的是为了改善生
活， 然而农村经过了几代的积累， 如今即使不出来
打工也能生存下去。 新一代农民工到城市来不仅是
改善生活， 还有谋求自身发展的更大目标。

当然， 新时代农民工相对于传统农民工也有不
足之处， 普遍没有经历过农村的生产劳动， 缺乏吃
苦耐劳的品质， 容易受到城市五光十色的影响。 因
此， 要把新生代农民工打造成新兴的产业工人， 任
重而道远。

劳动午报： 把新生代农民工打造成新兴的产业
工人， 具体有哪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盛明富： 在我看来， 需要解决的是两个门槛的
问题。

第一是技能门槛， 这不仅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
门槛， 也是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门槛。 当下，
全国东西南北中， 全部都缺技能人才， 尤其是高技
能人才， 供需严重失衡。 从农民工的视角来看， 能
否最终融入城镇 、 能否顺利转型为新兴产业工
人 ， 能否以一代 “大国工匠” 的身份托起 “中国
创造” 的明天， 关键依靠技能水平的提升和自身素
质的提高。

第二个是文明的门槛， 文明是一种综合素质的
体现， 需要社会培育和自我涵养。 农民工在融入城
市过程中要将长期在农村生活所形成的习惯和行为
方式， 向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所遵循的公共秩序、
公共道德和公共行为准则等行为方式转变。 这不是
文明的冲突， 而是文明的发展和提升。 这种发展和
提升， 对于一个庞大的群体来说， 同样是融入城市
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必要条件。

劳动午报：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
工会组织应如何作为？

盛明富： 在帮助农民工打破技能门槛方面， 工
会大有作为。 首先， 工会有组织优势， 从上到下的
各级单位都有工会组织， 可以通过开展技能竞赛，
调动大家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其次， 工会具有阵地优势， 大多拥有自己的培
训机构 ， 可以加大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力度 ，
提升他们的技能水平。

此外， 工会有丰富的资源优势， 可以充分发挥
劳模和大国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 这些人同时具有
老黄牛的品质和千里马的技能， 正是我们这个时代
所需要的人， 也是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
的。 工会应该发挥创新工作室的平台作用， 引领更
多的农民工成为高技术的新兴产业工人。

对话盛明富

盛明富参加全国国有林场职工技能大赛

与原国家林业局纪检组长陈述贤考察棚户区改造

盛明富为农民工兄弟现场签名赠书

必须将新生代农民工
打造成优秀的产业工人


